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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8 年是 中 年 ，由

出 的 女

《 101》通過一 本 ，投放

高關 。本研究 以《 101》 為 ， 女性主義

批判 為主， 以 女性主義和新 由主義理論作為

， 上 流動的 態與 結 ， 而

中 前的（ ）女性主義發 。本研究 出以下結

論： ， 中 特 文 與現 流行文 結 ，

現出在 女性性別 質 性， 主義下的 特

在中 ，而中 女性的在 性別 質主

；其 ，女性在 刻 主 性 與

面 ，中 女性主義時 ， 女

性 是以 性的 態出現， 性 下的

然 在，只不過 為 我物 的 ， 和

女性，女性仍然未 的 ； ，由於女

性主義 動的 ，如 的 以前更 ，它在

社 中與其 式的 ， 舊在現 社 中 無

具 性的 。 

 
 

關鍵 ： 女性主義批判 ； 女性主義； ；新

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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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實踐與媒介 技的變 ， 年 起的 成 像真人

無 成為中 社會的新風潮。2018 年是「中 成系 像 元

年」，由 訊視 、 訊音 集 合出品，企 影視、七維動力

合研發製作的網絡 成 像真人 創造 101 則是個中

。 訊公司 入 Produce 101 節目 權，再通過一系列本 化

造，使 創造 101 節目投 市場後 得 高關注度。 訊視

數 顯示， 創造 101 首播第二天，播 量已經突 2.40 次；而

合數 統 顯示，截 2018 年 4 22 日， 創造 101 首期的前臺點

量達 3.07 次，有效播 市場 有 為 3.20%（向 ，2020）。 

此類比 規則，在歷時數 的比 過程中，演 的 、 臺

的中心／ 位置、個人 面的時 ，以及參 者最 能否「成 出

道」， 全取決於閱聽眾的投 。因此，本研究認為，從女性主義

（feminism）視角切入，這種新時代的女性 像 成節目追 究 仍然

是一場女性被「觀看」和被「 」的 ，它可被看作是過去 美比

隨著資本主義和媒介 技發展，經過 年日 的 變而來。那

麼，在研究這一新女性「 觀」時，可將 美比 與「 成 像真人

」節目 比較，從過去的 美比 歷史著手，考 當代 成系女

。 

全球最 的 美比 ，始於 1880 年美 的一場 聚焦女性外表

的 美，而後才進化出才 表演、機 等 富的展示「內

在」環節。當時， 美比 的目標是，將美 觀 美結合 種族

主義、 主義和資本主義都 在一個理想的符號中：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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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1968）。然而，反 暴露於此刻 觀的標 ， 期之下

將會導 女性將該「理想」內化，並進行自我物化（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因此，女性主義者視 美為剝削的意見，大都集中在

「身體暴露」和「 度不切實際」的理想化女性 力刻 象，助 了

女性身體 發展和 調，使得女性身體 化。但是，也有參 者

認為，她 上 時感到自 ，而不認為是被剝削（Lazar, 2005）。同

時，還有研究表明，對於 美比 的意義，幾乎所有參 者都對 美比

表示了某種認同； 成者認為， 美建立了女性的 心和促進個人成

，參 者將變得更加 明，並且開 界；其次， 美比 被認為可

以幫助增強 內女性的權能，將 美比 引入主流社會是超 父權制，

走向 等的運動，並最 能促進 進 （Crawford et al., 2008）。 

關於 美究竟是對女性的自主「賦權」還是壓 「父權」的爭論還

未 息， 美比 就面 一個嚴重的 題 再無法創造並維持理想女

性性別氣質的定義。隨著 技的發展 來 視 道的多樣化， 美比

的單一結構參 者，再也無法 、反映 背後對自我身分的 和

想都 發 明的後現代閱聽眾。 美活動需要 的更新，如果要與

女性閱聽眾建立 ，則 有同 人的外觀和 （Huus, 

2004），這 使 節目更加 與閱聽眾「相關」的 勢轉變，這導

了真人 的 生，促使節目更加生動有 、具現代感並與閱聽眾 持關

連。 少從收視 考 ， 美被認為是過時的，而真人 則引起了閱聽

眾更多共 。這意味著，閱聽眾對標 化、理想化的 美女性已 美

勞，加入個人敘事的個性化節目更具現實主義。真人 節目正是因為

探、好 心、 和戲劇性挑戰的感 ，並發展出超 的社會

關係而成為閱聽眾的 （Crook et al., 2004）。 

如 ，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 語，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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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媒體和流行文化中（Gill, 2003），它是指 年一 女性性化影像

的潮流，這 潮流時常將性感的女人描繪為自 並自主地享受自己性化

的身體，對外在標 的 刻壓 也轉變為對身體的 ，「壓 」被作

為人們「 得 和增強個人能力的 徑」所取代。這個態度最 是在

一系列的媒體文本中被 見，包括 影、 視節目、 ，當中的重要

特質，是女人從性 體變成了主動慾 的性主體（ ，2019）。這

與真人 節目 持個性和自由， 人們通過 來定義自身身分的

語不 而合，正是這過程中產生的差異定義了當代女性性別氣質和公

身分的概念，正是因為後女性主義的合法化，「 像女 競演 成類

真人 」節目成為可能。 

那麼，我們是否已經進入後女性主義時代，女性主義的「賦權」使

已經達成，可以安然 場了 ？又或者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

「父權」變得更加無聲、更加複雜，與其他形式的不 等意識形態交

在一起。 

然而，「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節目不僅是物化女性身體的

場 ，還是在自由意識形態下表現女性身體的場 作為具有 和

自由的個體。重要的是，媒體 這種製作，並 閱聽眾不 地 注

於女性身體的視 特徵。同時，真人 節目還會對賦 參 者 等的

機會而自 （Banet-Weiser, 1999），這可以解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內

在 關於誰可以 得成就、 富、工作和 等排他性資 。因

此，當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大眾文化市場中後女性主義 語 起時，也就

是在批評媒體所 導的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和 主義 觀。由此，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語將與本研究息息相關。 

上，究竟 能不能提高女性地位並為女性提供更好的機會，抑

或是對女性的剝削，辯論仍然在 續（Flint, March 10, 2020）。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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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後女性主義的 多文獻都涉及 方 界，並將後女性主義概念化為

方文化。所以，本研究認為，女性主義學者對非 方文化背景下的後

女性主義可能並未進行 分的想像、理論化或實 研究。因此，本研究

延伸此辯論 「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節目，探討在中 脈絡

下，這些女性參 者再現何種 特又多元的女性性別氣質？其次，女性

究竟是已奪權或仍受父權壓制，兩種力量如何 ？最後， 在 處

的是何種意識形態與力量？ 

 

一  

典型的 美比 始於 1921 年，當時美 新 （New Jersey）的

人為了延 度 地的 遊 節， 美利 小 美活動

（Miss America）， 年由美 各 及領地 出 ，來角逐 冠。與

此前單一的 「外在美」不同，美利 小 的競 開始有 、 等

才 展示環節。 然很少有關於 美活動傳播的系統文獻，但明顯的

是，這種 美競 激增了，並且成為非常受 的活動（Cohen, A. M. 

& Cohen, W., 1996）。僅僅在美 ，美利 小 和美 小 （Miss 

USA） 年就 得大約 7500 個比 的特 經 權，另外還有數 場比

在地方 立 （Banet-Weiser, 1999）。並且， 美比 逐漸開始成

為全球現象，如始於 1951 年的 界小 （Miss World） 年在 104 個

／地 ，是 界上最受 的競 型 視節目之一。1960

年，美 小 比 的 視轉播吸引了全美 8500 閱聽眾，這在競爭激

的 視市場幾乎是 所未 （Huu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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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1 年成立以來，美 小 比 在美 被 理解為一 重要

的公 式，對 多年 女性而言，比 中有關女性性別氣質的 則及

實踐是 關重要的知識來 （Banet-Weiser, 1999）。環球小

（Miss Universe Organization） 認為，美 小 具有

的、 的形象（Godleski, April 25, 2005）。在這一時期，女性性別氣

質的標 注於 的 和 部， 有多 、 白的 和美

的 （Banet-Weiser & Portwood-Stacer, 2006）。 美比 引起了

閱聽眾與年 女性的共 美 小 的「 冠」成為個人和理想之間

的導 ，成為年 女性的「美 」，它代表著一個 理 的美

集體「身體」，它是 嚴明的體態和美德 獻 的穩定見 。 

然而， 年代，風 一時的 美比 陷入 機，其 造出的女

性性別氣質 來 到質 。2003 年美 小 美比 收視 下 到

僅有 1030 閱聽眾收看（Huus, 2004）。隨後，2004 年收視 續下

980 人，美 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便

了該節目（Godleski, April 25, 2005）。顯然， 美小 面 著未知的

運，參 「 」的身分建構陷入 機，在這場 會中，這種理想女

性性別氣質已經無法吸引閱聽眾，留 經 者的是，考慮該如何 變

美節目以更 應現代 視閱聽眾。 

隨著「 白、貌美、大 」的 「美」潮流 落， 起了

「 」時代。其中，最核心的變化之處是將重心從強調外表轉向了聚焦

才 。美 小 比 也 過去「 」女性性別氣質的歷史主張，與

美 音 視（Country Music Television）合作，轉向 比 形

式，包含更多現實主義元素。這一時期的 節目多以參 者的某 才

為重心，節目大多呈現 臺表演或競技過程，經過一系列的比 最

決出 者，如 美 像 （American Idol）又被 為美 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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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手大 」，節目中來自全 各地 名參 者經過一連串的

試、複試，最後由評 及閱聽眾投 ， 出心目中的「 像」。同一時

間，中 也進入「 」 像的 時代，如 2004 年 超 女

聲 在 視 空出 ，成為一場 全 的 事， 視

媒介研究公司公布的 2005 年收視數 表明，該節目收視 高達 11.80%

（ ，2019）。從這一節目模式轉型可以看出， 美比 已經 不

到合 的閱聽眾，當前閱聽眾更常規的觀看提供前 、個性、多元的

節目。 

有學者將 節目定義為真人 視中的一種，是以 通 的無

本行為為關注焦點的節目（Bignell, 2005）。真人 產製的「 合

性」是其重要特徵，也就是，真人 節目將 念性競爭、真人和個人轉

變 合 加到 中（Redden, 2008）。真人 與傳統的 節目相

比，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除了展示參 者的才 之外，還聚焦參 者作

為個體的 特之處，正是一個個 活的「人 」為節目提供了

，例如， 地 （Hell’s Kitchen）中 造出「 暴 」的主

形象，作為節目的 判者，他故意用責罵、恐嚇、羞辱或剝奪其

權力等令人難以承受的方式來 參 者，成為節目 點。既然「人

」作為真人 節目模式的最大 點之一，那麼提供戲劇性、多元化和

貼 生活的人物形象則成為節目吸引更多閱聽眾注意的關鍵。由此，在

「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節目中，展現當代的、多元化的女性性

別氣質而吸引更多閱聽眾也成為理想 ，例如， 超 女聲 中呈現

的女性形象 了傳統中 女性 、 、 弱的傳統女性性別氣

質，人氣 手都以中性形象示人，她們留著超 ， 著背心、

和 ， 著 框 ，從不 ， 音或低 或 ，但 非

美 （ ，2019）。此外，不同的社會脈絡，創造出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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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的女性性別氣質文化（ ，2010），由此，本研究關注，打著

「中 女 ，由 」 號的「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是否延

續時代潮流， 美 美時期傳入的典型 美小 形象及在節目中呈

現具有在地化特徵且多元的女性性別氣質。 

 

女性主義通常被認為以 18 的 時代思想為起 ，在 19

逐漸轉變 性的社會運動，其目的是為了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爭

取政經 等，這是第一 女性主義浪潮（Harding, 1986）。隨後，第二

女 性 主 義 則 轉 為 父 權 文 化 意 識 的 女 性 主 義 批 評 和 理 論

（Nicholson, 2013）。父權制是一種文化類別和個人身分體系，它將

界劃分為兩種人，即「男性」和「女性」，他們被定義為是不同的和不

等的，這些類別／身分通過男 女 的社會形態中的真實人類生活來

再現。 期女性運動的成果之一在於，將男性統治意識形態 在 面

上，並且認為性別不 等和種族不 等的運作 理大 相同，即有色人

種或女性被認為本質上是低 的，因此白人或男性可以統治、 制、歧

視和排 前者。最 的女性主義 是朝著兩性 等的狀態努力，在這

種狀態下， 有一種性別被認為是上等／下等的，並且其中一方都無權

主導或歧視另一方。 

自 美 生以來，始 被女性主義視為「父權」的 場，某種意

義上， 美比 只是色情影像的 和 本。女性主義指責 美比 將女

性 造為 般 從的性物品，為男人提供享受的 ，且對女

性進行思想 制， 年 女性 的 觀 身 和 從男性是

得 冠的關鍵。第二 女性主義的標 正是 1968 年在美 大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六期  2021 年 1 月 

‧154‧ 

的一次著名的反 美遊行。在遊行示威中，女性們 和

、 、 具、圍 和化 品等「 自由」的象徵符號，她們抗議

美比 ，認為它使女性 體化及 品化（McRobbie, 2004）。這一時

代的 美抗議活動幫助公眾注視了女性運動，並 女性主義者 造和

表達自身的政治立場（Cohen, A. M. & Cohen, W., 1996）。 

然而，第二 女性主義運動在 方 界 起 40 多年後，被認為是

多 的，或已經「 去」的（Havelkova, 1996），而我們現在生活在後

女性主義時代。第三 女性主義也被 為後女性主義，但它的定義仍存

在爭議。第一 女性主義很大程度與 有關，第二 則關注性別

等 、 生 育 自 由 和 性 別 暴 力 ， 這 是 目 前 學 界 已 有 的 共 識 （ Bouchier, 

1983）。但是，第三 女性主義 乎缺 統一的目標和定位。第三

女性主義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最 是為了描述年 一代女性的新意

識，這種觀點認為年 女性既吸收了 期女性主義的成果，又 續

追求 本的運動目標（McRobbie, 2004）。她們既 有 全 女性主

義，但也 得這個標 十分有 題，有人說「我 為 們 女性主

義者的時 ，就 是 ，我不需要 何 」（Aronson, 2003, p. 913）。 

後女性主義是對女性主義思想的強 否定，它強調 、自由和個

人賦權；重 關於性別互 的自然性別差異；重視自我 視和 作為

權力模式。我們在有關 美比 的論述中也可見其端 ， 美比 的

持者聲 ，如果女性 有感到被剝削，那麼她們就不會被剝削（Dow, 

2003）。也就是，當 們 自 的 上比基 ，那麼她將有權

重新定義對 與美 的標 ， 在手中的 權即決定了她的身分。

在後女性主義 語中，女性 了能動性和 權，「取 男人」的目

的被 地推 和否認，女性的 何理想形象追逐和自我打造都表現為

自我 和 權，也就是女性不再是男性性快感的 對象，而是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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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性自主、 和理想的主體。因應後現代閱聽眾需求而生的真人

節目，也 到社會由女性主義轉向後女性主義思潮，如上

方 視產製的 真人 ，演 了 主婦的

，該節目 力於 造 陷 事 「 」而 略自我的女性，為她

們剝去傳統意義「 」和「母 」的社會角色，讓其 回對自我的期

待與 想，節目 賦 生 再一次 ，並在 臺上享受自己 力之

意 （ ，2013）。 

力於提 女性身體的機構制度，如 美行業， 期以來一 被第

二 女性主義批判為壓 女性，因為其 布了不可能的美容標

（Bordo, 2003），這實際上 害了女性的身心 。然而，後女性主義

為其提供了新的觀點，即女性從身體的自我 中 得 ，並將其視

為 在的 。不少真人 都 循通過提供高風險、真實的 作，為素

人提供 機會及 變的 ，最 將 者 入新的生活之敘事邏輯

（Blitvich, Bou-Franch, & Lorenzo-Dus, 2013），例如美 真人

換面 （Extreme Makeover）和 真人 Let 美人 （Let 미인），

描述的是素人 受 端整形手術、 形和美 後 回生活的變化，這些

變化 是得到追求已 的 對象，或 重新 上自己等等。在這

之中，外 手術被定義為一種有效的手段，通過它，女性 得了一個經

過 學 的身體，並可以 此實現更 的生活轉變。這種對身體領

的重新表述，從對女性的剝削轉變為對女性的賦權，即這些女性通常

是十分地有性吸引力，所以能在異性 的性互動之中取得主導權，因此

能 男性，使得男性成為女性 的 體，而女性成為性別關係之中

利的、 權的一方（ ，2019）。 乎，如 權力已經被 轉，

女性能夠通過其性能力而 制男性。對女性主義者來說，女性 生活

的能力被認為是一場鬥 ，在當前的媒體文化中，女性被 知她們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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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 可 以 擁 有 的 意 志 ， 或 她 們 想 的 何 事 情 （ Bordo, 

2003）。 

在後女性主義角度， 觀者認為，女性把為男性 的事包 為為

自己 的事，不是為了取 男人，而是為了取 自己，這 的表現為

自我 和賦權，並進一 得出結論，即女性已經 了父權的

（Scharff, 2016）。然而， 對這一論點，反對者辯 到，上述意識

形態 乎是更有害的（Mendes, 2012）。女性為了在兩性關係中 主

動權，首先 有一個符合主流男性 美的身體（ ，2002），也

就是，女性仍要 出 身體的代 。事實上，正在發生的是對女性身

體更嚴 的自我 與規 （Gill, 2008），使女性身體更加 服。有

表明， 期女性對自 照的編輯和投資動機與外表焦慮、身體羞

及男性負面評 有關（Aubrey, Yan, Terán, & Roberts, 2019）。同樣的

題也出現在中年女性中，社會反 及 老引發對身體的不 ，並 導

了較低的自 。更 的是，在後女性主義脈絡下，女性所 的

事 被理解為自我 和取 自己， 乎男人的慾 已經內化，現在

理解為那是女人的慾 。也就是，女人 認識到男人的需求，

是 見和 先的，而女性想要 得男性的認可就 口不提自己的

需求，男性的性焦慮 得到 和、安心的對待。然而，這種明顯不

等的性別關係 被形容為「相互 重」而 了，男性對女性的 視與

物化也藉由外表壓力 化（Daniels, Zurbriggen, & Ward, 2020），轉化

為女性主動的自我物化而 了。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在後女性主義時

代變得更加複雜和 結。 

 

後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已經結 ，所有女性實現 分 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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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可以擁有一切， 所有女性化事 ，包括對自我 美化的

。在日常 生活中，年 女性認可色情的正常化，她們 成為

面女 ， 意 著 以體現自己的成 和性感，女性主義被 回；通

過整容手術日益合法達到理想化的美 ，使得女性可以達成個體轉變，

這是賦權的體現，也是後女性主義的一種表達。然而，反對者認為，應

該 到 是什麼力量，成為壓 女性的推動力，讓女性對自己的身體

不 意，從而通過 的傷害自己而 得 和他人 美？本研究引入

新自由主義這一全球 起的 權思想為依 ，解釋「 像女 競演 成

類真人 」背後隱藏的權力結構。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經 自由主義的復 ，其 持私有化，反對

和生產。 年來，新自由主義被強調為從政治／經 的理性轉

變，在一系列社會領 運作中的政 化模式之方式（Brown, 2003），

其 來 被理解為將個人建構成具有理性、自我調節能力的企業 行為

者。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後女性主義在大眾文化研究中不可不提及的定

義。該意識形態提 個人自由、 、 主和個人責 ，從而 了

方 界真正的社會不 等（Tyler, 2011）。此外，作為一種資本主義意

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將 等同於自由、解 和賦權。 該術語

了以「個人權利」和「自由」為重點的自由女性主義論點，但它對強調

集體主義和社會責 的更激進女性主義理論提出了嚴 挑戰。另外，對

後女性主義的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與後女性主義有很多共同點，例

如：兩者 乎都是由一種個人主義潮流構成的，這種潮流 全取代了外

部結構性壓力概念；其次，新自由主義自主、自我調節的觀念與後女性

主義主動、自由 、自我 造的中心非常相 （Ringrose, 2011）。因

此，當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大眾文化中後女性主義 語時，他們也經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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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媒體所 導的個人主義、資本主義、 主義 觀（Mendes, 

2012）。另外，在 業流行文化研究中，也認為對女性身體和性的剝削

被隱藏在個人自由和個人 中（McRobbie, 2004）。例如，後女性主

義作為一種面向媒體、面向 者的 語，被 用， 提取女

性 主 義 的 ， 產 生 品 女 性 主 義 服 於 品 （ Goldman, 

2005）。換 說，女性主義 語已經變得去政治化及去激進化，並且

現在基本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因此，新自由主義主題將構成對

後女性主義分析不可或缺的因素。 

美比 向女性展示了機會和賦權的自由 語，參 者象徵著個人

成就，對女性而言，這 功於產生女性美和 觀的道德 。相

比之下，真人 通過一系列 成 ，與傳統女性性別氣質和身分無

關，而是在 領 內的「 」，與之更相關的是一種 者身分。

也就是，真人 節目規則正 全服 新自由主義的 與實踐，此類

節目 表現出競爭特性，即所有參 者中， 大多數人面 收場

的 ，只有 少數人可以 得 變生 的 ，這 全取決於閱聽眾

的 投 ，也正是比 中出現的意見 突實現了節目的 而成

為變現 路（Holmes & Jermyn, 2004）。在此過程中，真人 參 者幾

乎 全在 者市場中 情地進行自我實現，而這種新類型又成為

後女性主義媒體文化的一部分。在 創造 101 節目案例中，閱聽眾通

過投 創造女 的 制，顯然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中被認為是賦權的過

程，同時，在面對閱聽眾的真人 中，顯然節目產製的目標是為了 得

高收視 而轉化為 收入。那麼， 節目的背後資本力量、節目製

作方、閱聽眾和被 的真人， 者之間的關係即 得被探討。本研究在

後女性主義視角下，以新自由主義為出發點，解釋 成女 真人 背後

盤 節的資本邏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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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由美 結構主義語言學 Z. S. Harris

（ 斯）於 1952 年提出， 研究 重不同，大 被分為兩個流

（Harris, 1957）：首先， 美學 更多的是建立在把言說視為某種層

的語言單位，看作是社會文化脈絡中的一種語言使用形式，因此，其研

究主要是 對語言應用，對象包括各種書面文體和口語資料等，分析

徑則包括文本結構與脈絡分析，涉及語義學（semantics）、語用學

（pragmatics）、符號學（semiology）、認知心理學和微觀社會學等；

其次，德法學 則把言說看作是一種有意義的互動，關注和分析言說背

後的意識形態、文化因素的功能和效果，及言說在脈絡中是如何產生

的，而 全 視 法等語言特徵。而批判言說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 CDA）取向則 合兩個學 的特點，既反對僅僅將言說

留在語言學層面，而 視了對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鬥爭的批判性研

究，也不 略以文本為導向的對語言文本的關注（Fairclough, 2001; Van 

Dijk & Kintsch, 1983）。批判言說分析是一種 學 的研究文本和談

方法，將語言視為一種社會實踐的形式， 力於探究言說與社會結構之

間的辯 關係，以及言說機制對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作用，從而促使言說

與權力、意識形態之間的隱形關係明 化。批判言說分析學者 認

為，非語言社會實踐和語言社會實踐是相互結合的，他們 注於研究如

何通過使用語言來建立和加強社會權力關係（Fairclough, 2001）。從這

個意義上，它與言說分析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突出了教育、媒介和政治

等領 的權力 、剝削和結構性不 等 題。 

結合當 脈絡，性別、權力和意識形態間的關係變得 來 複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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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性別作為一種社會範 與其他社會身分範 交 ，如性別、種

族、年 、社會階層等，父權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系統，也以複雜的方

式與 主義意識形態相互作用。加之，一 以來，女性主義學者都

力於將女性主義 入言說分析中，例如「女性主義風 學」（feminist 

stylistics, Mills, 2014），「女性主義語用學」（ feminist pragmatics, 

Christie, 2000）和「女性主義對 分析」（feminist conversation analysis, 

Kitzinger, 2000）。由此，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分析（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被提出。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分析關注社會正義和性

別，在社會解 和變 的目標推動下，對嚴重不 等的社會 批判成

為 多女性主義學者的目標，其目的 示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

和 權關係在不同脈絡中的產生、維持、 和挑戰，推動言說中權

力和意識形態的複雜運作之分析和理解，以維持 等的性別社會 。

它的 勢在於一開始就可以在政治的言說分析程 中進行 作。 之，

女性主義與批判言說分析的結合，可以引起對行動 富而有力的政治批

評。 

此外， 梳有關中 脈絡下「（後）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

及「 成類真人 」文獻時發現，首先，目前研究大多從真人 節目的

產製、 像 造和 關係角度入手，如真人 節目如何 合中 傳統

文化進行在地化以 本 閱聽眾需求（ ，2016），或探討真人

的特點、成功因素，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 題與挑戰，並重點探討了其

突圍路徑（ ，2020）；還尚未從女性主義視角關心節目主體，即參

女性的性別再現及以批判視角解讀背後之權力關係。 

其次，中 學界之女性主義研究多以文學作品或影視劇形象為文

本，如以張 導演經典作品 大 高高 與

為 本，從女性的生活狀態和情感經歷出發，從而得出導 女性異

化的 在於 建社會和男權主義， 這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 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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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進程（ ，2009），但經過 術化 的影視作品相較真人 節

目少了一 真實。 

再次，大多數中 研究都關注女性在私人領 中角色的再現和轉

變，如以小說 都 好 及由此 編而來的 視劇為文本，對中 轉型

期 具 感的 生 、性別想像等 題進行思考與表達（

為 ，2020），較少以新 代年 女性進入公共領 的形象建構為議

題。 

更重要的是，中 學界目前對（後）女性主義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二

女性主義，如以 導的 七 與安生 中女性故事為例，解讀

影中的女性角色如何對父權發起挑戰，強化女性形象（ 明，

2017），而後女性主義作為新時代潮流，還未有 富、系統和 的成

果。 幾年該領 研究仍 限於「 方文學作 ／作品」（方程，

2015； 、 自 2020； ，2014）之研究對象再現了何種

方後女性主義理論思想（方程，2015； ，2017），抑或是對後女

性主義理論就當前已發展脈絡的回 與梳理（ ，2005； ，

2000；羅 、 、 ，2020）。此外，少數涉及影視作

品再現女性身分和性別氣質之研究也不過限定在「過時」的 方女性主

義理論框架下。由此可見，後女性主義這一新時代 來品之潮流思想，

在中 乎僅僅 ，而尚未發 ，即它被 運、被 用，但它並未在

中 中進一 ，進而生 出在地化 本。後女性主義理論是否

在中 會產生「 生 則為 ，生 則為 」的後果，目前學界還

尚無定論。 

最後， 大部分有關新自由主義與影音資料的討論，集中在法制節

目、 節目、時尚服 節目、化 美容節目及生活方式節目這幾個

類型中（ ，2015），且「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為 年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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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本及 等少數 起的 類型。因此，以該類真人

為個案，檢視後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的文獻尚為空白，這也正

是本研究 特創新之處。 

上所述，本研究 「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節目 創造

101 為研究對象， 合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分析視角， 力於探究該社

會實踐背後流動的後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參  

一  

依本研究 題意識，本文 取中 年最具影響力及代表性的「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節目 創造 101 為研究對象，以整 節目

為分析的基本單位。 創造 101 節目由 訊視 和 訊音 集

合出品，於 2018 年 4 21 日 2018 年 6 23 日在 訊視 網絡

臺播出，共 10 期， 均 期節目時 為約 150 分 。 

在比 規則上，節目 語 43 經 公司、 生公司 下

共 101 名 生，在 個多 的時間中進行 式 及錄製，期間

共發布 次分 公演 臺 ， 次演出後依 閱聽眾投 數量決定參

者 或 。 然節目中常 聲 、 和創作明 導 五位，但

閱聽眾投 是決定排位的 一因素，最 由全 投 出 11 人， 成

為期兩年的 像限定女 「 少女 101」。 

節目內容的最 呈現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分別是比 過程、 臺公

演及 播 。比 過程即參 者日常 、採 及與主持人和評 的

互動； 臺公演即全程共 38 次參 者們的分 合作 呈現；需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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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明的是，該節目中 播 期出現六 九次，共 時 約 30 分

， 節目 時 的 20%，且在製作上 全由節目產製單位 ，

主角也為參 者， 延續正片情節而構想、演 內容，因此，本

研究將共七個 播 也視為節目內容的 成部分之一。 

作者 ，該節目僅在 訊視 臺單集點 量最高為 8.04

次，最低為 4.09 次， 均 集點 量 5.50 次（截 2020 年

5 23 日）。此外，考 主流網路社群新浪微 ，得到數 如下，

創造 101 方微 172 ， 創造 101 微 超 題 數

為 9.7 ，閱讀數為 158.1 （ 訊視 創造 101，2020 年 6 21

日）。由此可見，該節目不僅開 了中 的 像元年，更成為 具影響

力的現象 「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 

 

本研究將「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 創造 101 節目視為性

別不 等發生的場 ，以節目中之比 過程、 臺公演、 播 及節

目產製模式為分析 料，考 節目中再現的性別建構及性別與背後權力

之複雜性與多重性為何，最後，反思該類節目對中 （後）女性主義進

程有何影響。具體研究 題為： 

（一）中 的「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 創造 101 節目再現的

女性性別形象和特質為何？該女性性別氣質形象是否與 美有所

不同？ 

（二）中 的「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 創造 101 節目再現之

中 後女性主義進程為何？「父權」與「賦權」如何相 ？ 

（三） 「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 創造 101 節目背後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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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關係與隱藏其中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何？ 

 

首先，本研究以上述節目視 為對象進行定性言說分析， 合女性

主義批判言說分析為切入視角。該取徑關注點在於，哪些言說維持著父

權制社會 和權力關係，使男性享有特權，而不利於、排 和剝奪女

性作為社會群體的權力。因此，本研究通過對該節目「比 過程」及

「 播 」內容進行批判分析，檢視對中 女性性別氣質的再現及

「父權」與「賦權」如何 ，進而考 中 當代（後）女性主義進

程。此外，本研究還通過對該節目資本力量、節目製作方、閱聽眾及參

者 方權力關係批判， 示蘊含其中， 流湧動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

主義意識形態。 

其次，本研究還採內容分析，將 創造 101 節目中共 38 次

「 臺公演」為樣本 體，依 風 、服 和 打 為標 ，統

公演 臺呈現各類型女性性別氣質 次，為該節目呈現的當代中 主

流女性性別氣質 分析、推論及 說明。 

 

一  

氣質是指人類相對穩定的個性特點、風 和氣度，是高 經活動

的表現，氣質的特點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顯示出來的。從社會建

構角度 視，女性相對於男性，除了生理差異之外，還具有社會性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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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差異，也就是社會對女性特徵的建構，從該角度，女性性別氣質即對

女性身體、思想和行為的社會建構（ ，2007），是「父權」社會

文化的創造反映女性身分和地位之言說。不同的社會脈絡，創造出不同

文化語義的女性性別氣質文化。在中 ，女性性別氣質通常是 的、

富有同情心的，一切與男性性別氣質相對立的特徵（ ，2010），這

些特徵被作為社會性別，被自然化的 受和內化成為性別劃分的標 。 

通過對過 文獻梳理，發現當代大眾媒介對 人女性性別氣質的定

位 有：可 、性感、 立、 性、浪 、運動、 雅、 美、

真、 、 、體貼等等意象語 （張 ，2013； ，2007；

、 ，2011）。本研究 取「 美可 」、「 雅 女」、

「動感時尚」、「性感 」、「 」和「中 風」，共六種女

性形象，以公演 臺的 風 、服 和 打 為分類標 ，將節目

中 38 次公演 臺呈現的女性性別氣質 分類如下表 1： 

： 女  

氣質 

類型 
美可  雅 女 動感時尚 性感   中 風 

表演 

名  

、 全部

都是 、

、

少女 、

創 造 101 、

了 不 起 、

Shiny 、

人 的小 、

不負 、

、 我又

了 、 的

、 Marry 
you  

Always
、

、 Let 
me love 
you 、

好 、

天 的

 

sugar 、

不潮不用

、

好想大聲

說 、

 

色高

、 撐

、

promise  

少女 鬥

士 、

Liar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

風 、 異

類 、 那

種女 、

了 、 我

就是這種女

 

中

、

的

、

 

 15 5 4 3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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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 美可 」為公演 臺呈現的最主要女性性別氣

質，共出現 15 次，達到公演 臺 數的 成以上，排名第二的女性性

別氣質類型為「 」，共 出現八次，隨後表現出的女性性別氣

質依次為「 雅 女」（五次）和「動感時尚」（ 次），而「性感

」和「中 風」氣質各僅呈現三次，為最少呈現之類型。該結果表

明，「 美可 」氣質 領先與其他類型，為該節目呈現之最主要女

性性別氣質，而與之相反的「性感 」氣質則呈現的次數最少。 

「 美可 」女性性別氣質特徵主要依以下影響因素呈現（ 立

行、 ，2016）：(1) 年 ： 臺呈現 體意象與「 」、「

」及「 」等發生於高中 大學，約 16 22 的 期的場景有

關；(2) 型：參 者多留過 浪 ，以明 色系 色為主，不

少更 上 、 冠等 為 ；(3) 服 樣式： 臺表演

中，參 者上 身大多 著色 的 或無 上 ，下 身多為

的 和公主風 ；(4) 露程度：從上述服 類型可見，參

者 露 大都為大 和手 ，並未出現露出 部等含有性 示意味

的身體部分；(5) 體動作與面部表情： 中 有 手 、

、 嘴和比 心等動作並 容，展現女性天真 、 小可

人一面。 

其次，公演 臺中還常見「 」氣質，在呈現該女性性別氣

質時具有以下特徵：(1) 年 ： 體 臺風 以 為主，與「 美可

」氣質類 ，同樣多描繪 期心境，不同的是，該類型氣質多表達

出女性 自己、 立和不服 的生活態度；(2) 型：表演者多為

色系 ，少數 有 屬 質 ，其 無過多 ；(3) 服 樣

式：以 色或 色的制服、 為主， 體呈現中性或 風

；(4) 露程度：因服 多為中性制服或 ，露出 較「 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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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更少，大部分為 部，更無 何含有性 示意味的 暴露；

(5) 體動作與面部表情： 動作多 力量， 落而參 者多

面無表情、 定。 

方 期以來一 代表著女性進 和現代性的地位，將第三 界的

女性作為單一整體的主題形象化（Mohanty, 1988）。事實上，女性性別

氣質並不僅僅 限於 方形象，並非僅由 方女性代言，我們也不僅僅

應該只關注白人、中產階 和 者女性（Tasker & Negra, 2007）。最

好的 明是，在所有公演 臺中，並未出現 性、 等 美流行的女

性性別氣質，這 乎表明，自 美時代之後，中 不再 隨 美女性

美的 ，以 方白人為中心的後 主義（postcolonialism）氣

弱。從分析結果可見，該節目呈現出中 特有的 美風 ，由此看來，

中 女性就性別氣質在地化而言，可被認為 見主體意識 端 ，

人 像生態 中發展出「白、 、 」的中 特色女性 美標 。另

外，公演 臺還出現「中 風」氣質類型，將中 戲 元素，如 小

調，與 、 等 方流行元素結合，將中 傳統文化與時代潮流

合，呈現出不同於 方的中 在地化當代女性性別氣質。 

此外， 然「 美可 」和「 」為 創造 101 節目之

「公演 臺」再現最主要女性性別氣質，但「比 過程」中參 者所自

我表述的， 是對 一無二的 及更與眾不同的 。節目反 出

現，產製方對某位參 者的外貌提出質 ：「 （們） 上去第一 ，

不是特別 ，不是第一 特別 好的 」；「 其實不是女

， 《 101》 不 被別 論？」（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1 日）。顯然，產製方對「女 相」有了 先 定， 有可

能是上述所 結的「白、 、 」主流 像 美標 。節目產製方 乎

認為，符合主流 美標 的是「美好的」女 ，而 示不符合既定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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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不 合成為女 ，可能 是「 惡」或「 」的 ？參

者會因為不符合閱聽眾 期的外表被判定為「 有 之 」和「不

」而 到社會非議。顯然，在產製方的默認意識形態中，外貌仍是

女性參 者最 能否出道的 條件。然而，參 者 推 該論調，反

道：「Who cares，就是我，我就來 。 有本事 我， 來

」；「我 以 ， 大 的 ，就是 出來

們 ，女 不一定是 的 型，女 以是我這 型」（播

出日期 2018 年 4 21 日）。參 者的回應自 的展現了「不在

評 」的自我意識 醒，以「我就是這 ， 不 」（播出日

期 2018 年 4 21 日）的立場回 公眾對女 形象的刻 象。正是因

為「現在 ， 讓很 機 的事 」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1 日），女性應該「 來」創立自己存在的

規則，這被評 為是「很 」的反抗。 

在比 過程中，當主持人提出，「我 ， 的 格和現 很

都不一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8 日）的感 時，參 者 認為： 

我們 很 ，在別 來，不 一 ， 有

一的 。 是 ，如果一 ，六 ， 都是

性 的， 都是 rap， 嗎？ 的 義何在？ 就

我們 以把它 是一 ，把我們這

作是一 特點放大…… 都不一 ， 在一 ，

，我們這 是大 期 的（ 出日期 2018 年 5 月 5

日）。 

這 回 闡述了「 不一 的 格」是身而為 立個體的標

識，同一個 合中 個人的風 不 相 ，同樣在社會中，女性也不

追逐主流 美下的同一氣質，「和別 不一 」並不是一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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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是 的女性群體解 。 

正如某位參 者 時所說：「有 我這 的不 女 ，

是 女 的 是 ？在我這 ， 和 都 被我 ，

而 們 的是 新定義，中 第一女 的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26 日）。無論節目產製方意圖以 公演 臺風 建構何

種女性性別氣質，參 者都 力走出無法取代的自我氣質，試圖不落入

何已被標 的氣質分類中。這意味著，當我們在談及中 女性性別氣

質時，或可以得出某幾種不同於過去、不同於 方的當代中 性別氣

質，這顯示了中 在地化女性性別氣質進 。但是， 乎有一種更前

的思潮正在 起，也就是，當 年 女性正在 去刻 象所賦 女性

的所有性別氣質標 ， 力於打造出無法取代的個人品 （Banet-

Weiser, 2012）。 

 

在 創造 101 節目中，共出現過七個 品的 播 ，分別是：

照手機、美 網路 物社群、美白 、少女 生 、 料、

品及 視 網路 臺。由上述七種 品類型及 用範圍可推 ，節目中

播 的目標 群主要為女性 者。又因， 具有反應文化的

功 能 ， 其 常 常 使 用 明 顯 或 隱 藏 的 方 式 ， 傳 特 定 觀 （ Craig, 

1997）， 此，我們即可將 創造 101 節目過程中 播的 言說作

為媒體再現的當代女性意識形態，也可視為對女性閱聽人的 。本節

以 在節目中的 播 為例，探究 如何通過言說吸引閱聽眾，

進而展現出中 （後）女性主義的進程。 

首先， 言說打 了單一的自我觀念，出現多元、流動和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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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從「 的 是我， 恨的 是我，特 行的

是我」（「中 」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1 日）和

「 用 ， 是用 生，定義 是

女， 上 ， 只有一 ，我就是要 點 」

（「oppo 手機」 ，播出日期 2018 年 6 2 日），兩則 言說中

可見，該片段用幾種 色意指 全不同的女性風 ，用色 的 代表

女性的多元面向，這種用色 影響閱聽人的知 觀感以及閱讀資訊

感受（Girman, Lukins, Swinbourne, & Leicht, 2014）的方式，打 了過

去 於權力中心地位的父權建構女性「他者」時，不 標 化和刻

象化以達到 類的目的（Hall, 1997）。同樣，「我是 主，我

高難 的動作，在生 中，我就 的 XX」

（「oppo 手機」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8 日）和「 時

我一 機，放 我， 放 時， 我一把 ， ，

態都是我， pick 我？」（「oppo 手機」 ，播出日

期 2018 年 6 9 日），這兩個 言說片段以不同的生活場景為

分，建構女性在事業中 挑戰；在生活中 可 ；難過時可以自我

解；開心時可以 意表達的形象，再一次將女性的定義拓 ， 立

活而多元的女性形象。 上， 言說體現女性的形象不再被刻於傳統

模 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女性 能動性和 權而展現出多元的社

會角色。 

其次，在主體性上，人 代 的 用常有不同的用意，能夠巧妙地

體現 者的身分地位和思想意圖等（ 、高 ，2011），「我有

的 ， 一 的 ， ， 一 ，來這 ，就

是要 」（「 品」 ，播出日期 2018 年 6 9 日）和

「不用學別 ， 就好，我就是這 」（「小 書 app」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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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日期 2018 年 6 9 日），這兩 言說則是以「我」、「 」

為 式核心，傳達出女性 醒的自我意識，不用模 別人， 一

無二的自己之生活態度。另外，「我不 ，我不 身

， 別 ，我只要我 」（「oppo 手機」 ，播出

日期 2018 年 5 19 日）、「 由， 生 ， 一 新 而

好的事物」（「oppo 手機」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1 日）和

「 我 女 的定義，因為我 ， 的 不是 一，

我就要 ， 我就要 ， ，我 要 的 ，我

要 ， 於我的 」（「中 」 ，播出日期 2018 年 6

16 日），這三則 言說中，用「我」 「不 」、「 」、

「 」及「 要」這樣體現自身主觀 向的實意動 ，在語用學作用

上既能 除與閱聽人之間的 ， 與閱聽人之間的心理距 ，也能

號召閱聽人關注女性主義運動（ ，2020）。上述 言說體現女

性 主動權，打 了「 」，也就是父權為女性 起的 和

對女性的傳統期待。在這種情況下，女性作為能動的主體，可以「 作

主 」，而不用在意別人，特別是男性的想法，也更不會 服於男性而

從的被其「 」，追求的都是「我」認定是「新 而 好的事

物」，從而 得自我 。 

最後，聚焦女性通過努力在公共領 得成就。在有關性別不 等

的辯論中，公共領 也成為焦點，公共領 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經常

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地位，女性在公共領 的參與被視為是 量女

性解 的關鍵指標。這是由於在歷史上，女性被系統的剝奪了就業、教

育和政治權利所 。基於性別對立的男 女 意識形態結構已經被影

到公共和私人領 。在「 好 ， ， 高

， 在 ，我 ， 一 不一 的 」（「oppo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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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26 日）、「 一 動作都 記 我的

， 一 都 記 我 更 一 」（「小 書 app」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1 日）和「 是 一 的 ， 是

一 高 的 ， 是學 之路的不 出，就 這一刻，被 ，

，就是 」（「 」 ，播出日期 2018 年

6 2 日），這三則 言說中，通過強調「 」、「 」等「

在 」品質，表現了女性為進入公共領 的決心和 出。而「

，就放 去 ， 的 ，不 有 難，只要是我 要

的，就 去 ， 在 面前的 ，只有 」（「oppo

手機」 ，播出日期 2018 年 6 16 日）和「 時 通 ，

在更 的 ，battle 不過是 ， 發，我要

」（「七度空間 生 」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19 日），這

兩則 言說都是 女性採用「放 去 」、「 」和「

」這樣果 的方式，最 去實現，「 ， 然來 ，就

， 的 ， 在 的 」（「中 」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19 日）及「 們都 我不行， 別

， 這 無 ，在路上， 不是 ， 很 ，我 很

， 上 ，pick me」（「七度空間 生 」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19 日），這兩則 言說中的「 」， 到「 的 」

得成就。 上，上述言說通過內在品質、方式和目標 整了女性進入

公共領 的 論述，可見，女性不再只是在私人領 中 演 、

的 角色，而是開始在公共領 與男性「奪權」，逐漸 解男性在

公共領 中的 對 制權。 

然而，上述女性爭取而來的多元流動 象、自我 醒主體意識及公

共領 參與行為是否代表「父權」 已經 散無 ？在第二 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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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脈絡下，女性的身體可被視為一個社會建構下的身體，而且持續的在

和「何謂女人？」和「女人應該如何？」 抗爭（Holland, 2004），

然後女性主義認為第二 女性主義已經結 ，但是本研究仍然在節目

中發現從男性視角對女性身體的壓 與剝削。在「這 ， 過

，這 ，顯 」（「小 書 app」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13 日）和「就 ，我要 ， 放 ； 上 ，我要

， ； 上 ， 放 如， 出 ，反 在

， 就 ， ？pick 我嗎？」（「中 」 ，播出日

期 2018 年 5 19 日），這兩則 言說中，強調女性可以通過服 的

，展現出更 妙的身 線； 白的 更 合 不同 色的口

，從而展現多樣的性別氣質。由此可見，對女性物質性外表的關注仍

未 ，而定義女性性別「 力」的標 依然與「父權」 美觀並無差

別。 ，在「我 的 ， 的 ， 有

不 格，不被定義，不被 ， 出我的 」（「

品」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5 日）和「只有 ，

；只有 身， 身 ；只有 ， 更有

， 年 ， ，為 好一 」（「 品」

，播出日期 2018 年 6 9 日），這兩則 言說中，用「 」作

為連 ，將「 有 」作為「 不 格」的 要條件，將

「 」作為「更有 」的 要條件，這 示著如果女性想要

得更多 、更多力量和更多 ，外表依然是 要的先決條件，再一

次 明了，女性只能通過外表 得「賦權」，從而 自己的人生。 

上，上述言說結構大多採用排比 ，這是一種 富表現力的修辭

方法，一般指包含三 及以上相關 的內容整 排列，以此增強語勢，

加 情感表達（ ，2020）。因此， 創造 101 節目中的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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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排比 ，用強力的結構邏輯嚴密的傳 了傳統「父權」與女性

「賦權」兩種力量在中 當代 與 的景觀。簡單來說，女性

一 的刻 象，不再提及 、 、富有同情心等傳統男性

美標 ，而是努力 造「 恨」及「特立 行」等 性別氣質，

是有多個 的多元自我。其次，談及個體社會角色定位時，不再將自

身 陷於 、母 等 屬性地位的 中，而是關注作為主體的「我

本身」，用 立個體的身分參與社會。再次，女性擁有更多自由，以

「我 」的自身意 為行事標 ，不再需要 從男性 權。然後，突

出女性的內在美，努力、 持成為可 的品質，通過 全力和不

出，女性有權在公共領 得成就。以上 言說傳 出中 女性的賦

權進程，但是父權 乎以更隱 且不露 地形式與之對抗，這表現

在： 中依然重視女性的外貌和身 ，女性的外表 被作為 得成

功的 要條件，意味著，對女性的 視並未 ，女性看 「賦權」，

但仍 服從主流 權的 美 視，她們取得的進 只是將 外人對自

身身體的看法內化了，在自我 、自我規 和自我物化中，走向「

利人生」，而這被視為是一種依 不 「父權」 的自我物化 勢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在 創造 101 節目產製中形成了由 方 成的權力結構，分別

是：參 者、 、節目 和閱聽眾，前三者我們可以在節目中

的看見它們的存在，而閱聽眾則是「缺 的在場」，也就是， 然我們

無法 在節目中看見閱聽眾，但閱聽眾通過投 的方式決定著參 者

的 面時 ，公演 臺的表演 目和 形 位及出道機會，可以說，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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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在場外通過 ，無形的 制， 決定了節目內容和參 者的

運。 方的權力關係如下圖 1 可見： 

： 目的  

 
 

首先， 創造 101 節目模式與傳統 節目的不同之處在於，閱

聽眾 著無法被挑戰的 語權，該節目打出「 ，向 而生，

101 女 ，由 」口號，將定義 像的權力交 閱聽眾。閱聽眾為

自己 的參 者投 ， 決定參 者 運。從 制來看， 然

節目 置了 業評 ，但參 者實際的去留並不是由評 臺表現

判 ，而是全 參 者的人氣。也就是，小到 次的 臺表演 目、

位及表演後的能力等 評定，大 參 者最 是否能成 出道，都取決

於她能否 得閱聽眾的 與 持。 期節目會固定重複出現三到 次

投 方式的解說， 細言明投 方 道，並且在節目結 時 照人氣

排名公布 位 手的得 數量。從節目的播出內容可以看到，節目 反

強調「 的女 ，為 的 和 點 」，

閱聽眾用手中的投 權「pick 的 」。 

其次，從 創造 101 節目標語「101 女 ， 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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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對 」可看出，參 者實際上成為閱聽眾對自身的 映 。

節目中再現的是 101 個擁有 特個性的女 ，不再是過去被 美包 成

一 的 緻 比 ，在某種意義上，閱聽眾擁有了更 富的

權。該節目將閱聽眾 作「女 創始人」，意思是，閱聽眾可以 自己

的 好 造出一個全新的女 ，他們通過 投 擁有決定權。此外，

節目傳 出「尋 女性的 樣」之訊號，在談及節目目標時， 業導

表示，「 《 101》 出一 女生 的 ，

（ ）有一 我 要 為 們， （的）好 是 一

的 和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21 日）。從此可 見，

節目試圖 出的不僅僅是才 的表演 合，更是當代理想女性的標

。 

上，參 者與閱聽眾的關係可以 結為，閱聽眾通過 （

投 ）而被賦權，即 能代表自己理想的女性標 ，這 美的實現了

新自由主義邏輯。作為一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將 等同

於自由、解 和賦權。 創造 101 的閱聽眾被描繪為透過對參 者的

，而能得到一種打造參 者，進而打造理想自我的權力，這在某種

程度上意味著，強調能動和 的後女性主義成為新自由主義的 產品

（Gill, 2008）。然而，有 方的後女性主義研究指出，這是一種新自由

主義陷 ，它實際上是性別和資本權力關係的交 ，也就是，若女性的

和解 都要透過 來 成，那麼賦權和自主就被 解在資本邏輯

當中（ ，2019）。 下來， 上述理論論述探討 創造 101

節目背後的資本主義權力邏輯。 

由圖 1 可知， 創造 101 節目背後的兩大資本利益集 為節目產

製方及 助 。首先，所有的媒體都不得不考慮產出與收益（

，2011），節目製作公司作為 工業，其本質是依 高收視 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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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投資（時統 、 強，2006）。 大部分 業節目通過 節

目內容及 收視 得收益，從這兩個傳統的收益方式考慮，真人

節目 本就是為 應日益多樣化需求的閱聽眾而 的。除此之外，

「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節目不同於其他傳統 臺才 競技

之處還在於，傳統 節目的內容聚焦於 臺的 業展現，而 成類真

人 為了 閱聽眾的 私慾，及通過節目中各種互動 式 經

，在節目中除了呈現「前臺」表演以外， 一 的節目內容聚焦於參

者們私下 、 、上 和日常生活的「後臺」再現，通過 輯類

「八點 劇情」的對抗性和戲劇性內容吸引閱聽眾 球，例如，節目

安排參 者以一對一決鬥爭奪排名，特 參 者不 、 等面部表

情， 導參 者說出挑釁 語， 造 相對和 自較 的 張微妙氛

圍。 

其次， 創造 101 與閱聽眾共同決定內容走向的節目模式，還可

透過 制，從閱聽眾 投 的 行為 得收益。節目一方面與

特定 業 臺合作，指定其作為 方投 道，為這些網路社 取用

流量變現；另一方面，因該節目的產製公司與 方播出網絡視 臺

為同一母公司所有，節目還特別 播 臺「 通用 日 以投

11 ，而 vip 用 日 以投 121 」的投 規則， 閱聽眾

視 網 會 以 得更多投 權，變相為母公司 取收益。此外，當整

節目結 後，視 播 臺立刻將節目 置為僅會 可觀看回 ，這

可以被理解為，比 過程中為吸引 大閱聽眾基礎而 播 視 ，主

要收益來自於收視 變現及閱聽眾投 ，當 程結 後，節目內容本身

又再次成為 得二次收益的主要方式。 

在 方面，首先， 通過置入式 吸引 在 者。多

年來，各式媒體始 在 投 市場上 強勢地位，「表現真實」的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六期  2021 年 1 月 

‧178‧ 

置入式 成為 時代下發展的 然 勢（ ，2008）。如前文研

究分析所述， 創造 101 節目內容中會 入三到 次由參 者出 ，

為節目量身定製的 。 為節目 的置入式 與在其他媒介 臺

播 的 不同，是 幾年真人 起的新 模式。 為節目

注資後，節目產製方以節目內容為載體， 合節目的核心 ， 用節

目主角，延續節目氛圍，用 「 」的方式將 品 透進節目內

容， 移默化地將 想要表達的訊息傳 閱聽眾，達到讓閱聽眾依

在節目內容中，進而在認知和情感上更容易 受 產品的目

的。另外，參 者的人氣也是能否成為置入式 主角的 一依 ，節

目 通過 制 ，將 品形象代言人的 權交 閱聽眾，這不僅進

一 提高了閱聽眾對 的 受程度，同時還讓節目產製方再次通過閱

聽眾 投 得收益，實現節目產製方和 的 ，將 方利益

更 密的交 在一起。 

從上述建構的 創造101 節目權力關係可見，表面上，閱聽眾

（已 實大多數為女性）擁有定義「當代中 像女 」的權力，可視

作為後女性主義在中 的 ，即女性被賦 自主和自決理想自我的權

力。但是， 投 的行為正服 新自由主義通過 而「賦權」的基

本邏輯。而本研究 循新自由主義這一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進一

示隱藏在背後的兩大資本力量，即節目製作方與 。作為 工

業化脈絡下的製品，該節目以 經 為基礎，通過收視 、投 、置

入式 和 觀看等方式最大化收益。由此可見，該節目 究是一場

心策劃的女性「奪權」 的資本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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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創造 101 節目為例，通過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取徑探討

中 當前的女性主義發展進程。首先，由於現代女性主義理論主要出自

於 方中產階 學術界，因此一些女性主義形式被批評只考慮白種人、

中產階 和 受教育者。同樣，由於過去 美模式的 美成為流行文化

和 業利益來 ，被出口到 界其他 ，從而 示一個隱性前提，即

理想女性公 的定義是白人、異性 或從屬父權的（Banet-Weiser & 

Portwood-Stacer, 2006）。然而， 美比 隨著 方化的吸引力標

，而將這些標 在發展中 和非 方 內化已顯示出若 不利後

果（Stice, Schupak-Neuberg, Shaw, & Stein, 1994）。隨後，這些 的

學者批判提出了各種反對 美典型 美的論點，這反映了其對理想女性

性別氣質、 族主義和道德的建構（Oza, 2001）。在中 脈絡下，本研

究通過對 創造 101 公演 臺呈現，得出現代流行 像文化 內「

美可 」氣質當道的結論。又因不同 代在大眾媒介中通常呈現不同性

別氣質（張 ，2013），因此， 創造 101 呈現的主流女性性別氣

質可能與參 者及目標觀眾的年 都在 30 以下有關。若要對比不同

代女性性別氣質的媒介再現是否存在差異，則未來研究可以 30 以

上、女性為參 者的真人 節目，如 乘風 浪的 。但是，不

如何 創造 101 已經將中 特色傳統文化與現代流行文化結合，呈

現出在地化女性性別氣質，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 明，後 主義下的

方特權在中 效，而中 女性在地化的主體意識正在 。 

此外，目前中 學界 乎陷入某種迷思，即對中 女性性別氣質研

究的 限於「傳統／現代」（ 、 ，2020）和「 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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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對立論。也就是，當 「 權式」的女性性別氣質 女性已然

「奪權」 得以「 制男性」 相較於過 的「 、 」（

，2019）及 方 出 何不同於 方的性別氣質（ ，

2010； ，2016），都被視為中 女性主義發展的表現。本研究的分

析得出的「 美可 」、「多元自我」、「主體意識 醒」、「努力

」性別氣質也可被分類於「現代」及「 方」的 標內，而被視為一

種進 。然而，女性性別氣質作為父權社會的產物，在女性自我認知形

成之時即成為一種無形的符號，引導女性表現出 的性別氣質（

，2017）。因此，在後現代主義脈絡下，我們應突 目前學界仍

於以類型化女性性別氣質構建女性自我與主體身分的研究導向，即若將

女性視為 全 立的個體，是否 個女性都可擁有多種氣質 合？是否

女性可 場合而 呈現不同女性性別氣質？ ，這些氣質 合為

某種 一無二的「自我氣質」，它無法被分類，無法被比較，無法被

用，而是 屬於某個個體。 之，當女性可以不被貼上 何標 的時

，才擁有 的自由和 立。 

其次，本研究通過 創造 101 節目中 播 得出，女性在打

刻 象，建立主體性及參與公共領 方面已經「奪權」，其中，對身

體的 ，對轉換的 和對個人賦權的功能成為對女性身體物化的辯

論（Banet-Weiser, 1999），女性不再是男性性快感的 對象，而是轉

向了具有性自主、 和理想的女性（Gill, 2003）。節目通過「為

， 不放 」的正能量主 論述，推動女性解 進程，中 乎已

經進入後女性主義時代。然而，對後女性主義的批評常常在於，其 略

了對當代性別表現中權力關係的認真思考，取而代之的是對女性「擁

有」權力的 觀念，因此， 除了女性主義對性別不 等 題進行集

體鬥爭的 期努力。 的是， 播 中強調女性的反抗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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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但還是以 男性的 態出現，被看到和被 的仍然是男性的

慾 ，這表示，這種看 新 的女性形象仍然未 男性的 制（

，2019）。同時，女性在身體 造過程中仍會感到焦慮、自 及

身體吸引力下 ，這全都是因為她們將吸引男性注意力作為最主要的目

的（Aubrey, Yan, Terán, & Roberts, 2019）。因此，比起簡單 的將女

性視為已經「奪權」的 立場，本研究認為，應該更加 女性是否

於外表壓力，在 力展現「女力」時， 本不需要父權 壓，就已經

「 之如 」的 先在 上主動進行自我物化。那麼，在這個意義

上，父權並不是 去了 女性的權力，而是隱藏在更 處，不動聲

色的 續 促女性主動「 」 受父權統治。此外， 在公共領

女性的能見度不 提高，包括在企業和政 中 高 ，但是公共

領 中的性別歧視仍在 續。公共領 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經常

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地位，女性發言 30% 也被認為「 得 多」，

尤其是當女性在公共場合表達女權觀點時，無論多麼理性和 ，她們

都被某些男人視為是敵對的、激 的（Spender, 1979）。由此看來，若

以女性和男性享有相同的 等和自由為目標，女性的解 仍然尚未成

功。 

因此，此類「 像女 競演 成類真人 」 體可被批判的 受，

就女性作為個體而言，比 可幫助女性建立自 、進入公共生活，才

展示部分也可反應出女性的主觀能動性， 這也是媒體為了公眾

而建構的（Banet-Weiser, 1999）。但 少，女性在這個時代 來 能被

關注，她的內在 來 能被 聽，個性和才 能夠被自主表達，被視為

的個體。過去，對待 美的意見是二元對立的，要麼是 的參

者受到剝削，而那些 明且 於表達的女性在自 人；要麼是參 者

被賦權，是自由的女性。但 本研究分析結果可推 ，一方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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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制度像 示的那樣強大，那麼女性主義 本不會存在；另一方面，

如果女性主義像 示的那樣強大，就不需要女權者的抗爭了。因此，真

相介於兩者之間，父權制很強大，但也 那麼大，不 於無法抵抗，女

性確實也行使著主動權，但是 在有限領 內，受到父權的限制。 

再者，女性主義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女 （Fraser, 

2013）。由於女性主義運動的 起，如 的父權制比以前更加

，它在社會中與其他形式的權力交 ，依 在現代社會中 演者無形

但具 性角色（Crenshaw, 1990）。 然女性主義採取各種 ，對

美背後的種族主義、 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判，但是媒

體，特別是真人 節目基於自身 經 的目標，限制了傳播形式

（Burger, 2006），仍然聚焦於參 者表面的被 體化及受害特徵

（Dow, 2003），而並不 女性主義者對 美運動背後的社會結構及

意識形態力量進行進一 調 （Banet-Weiser, 1999）。在後女性主義脈

絡下，「女性是 強而 立的」意識形態與 品化之間並不是二元對立

的，「 立性」身分特徵反而是有效的 策略。閱聽眾投 決定「出

道位」與後女性主義及當代 品文化相當一 ，因為這正是通過 而

引起個人生活的 ，通過 而成就更好的「 」。真人 節目通過

不 地關注 和個人 ，以及明確建議通過 主義，如 投

、 服和化 品等， 得 和 ，為這種意識形態 出貢獻。也

就是，後女性主義大 女性擁有的能動性和主動權，都在個人

和一般 文化中合法化，這種 的主動權實際上是市場戰略的

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社會和政治 象。 

最後，與 方相比，中 對（後）女性主義的關注則要 得多，這

與其歷史及經 模式有關。女性主義從 18 期已在法 起，但

到 才傳入中 ，而真正 來發展則是在 開 之後。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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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認為，影響一個時代性別想像的不僅有已被指認的社會文化因

素，如傳統父權觀念的社會 及女性對此不自 內化，更有一再被

視的社會結構及權力分 因素，既包括社會物質資 的 制與被 制，

也包括象徵意義資 的分 與被分 （ ，2007），因此，我們不能

開具體的歷史脈絡考 中 女性生存狀況。中 一 是擁有父權制的

傳統 業大 ，傳統的主流父權文化 對 主導地位，例如， 的相

關經典都 導「男 女 」的觀念，女性不具有 立的人 與權力，需

要 服於男性；同樣，歷代統治者運用「 ／ 」意義壓 女性的，視

男人為第一性，而女人為第二性，並且 重第一性的位置與 ，這種

兩 與 方二元對立一 的，也成為（後）女性運動批判焦點。 

（後）女性主義與中 特定的文化 ，產生了某種變異，由 來

的女性自主行動演變為主要 社會政治手段實現的運動。 於中

情，女性 題從來都是和 運、 族 密 在一起，新中

建立後，女性 運 入了 政治視 範圍，「婦女解 」成為社會主

義 的一部分。從來 有一個 的女性像中 女性這樣與 、與

族、與社會發生如此密切的關係， 使其「社會」意識 在「個人」

意識之上。由此，中 的女性解 是社會主義 的結果，而不是女性

自身的解 運動使然。建 幾十年來，人們僅把「女性解 」簡單地等

同於兩性「同工同 」。此外，如果新自由主義在女性「賦權」論述中

主導地位，並且以其對物質資 和 品的 取來 量，那麼已經

享受教育、可 收入的 者大都會默認女性「已被賦權」。然而這

種外在的、制度的 然已被 ，但意識形態範 的性別 見依然

存在，只是更 層和隱 了。因此， 中 女性看 在公共領 不

與男性權力的 等，但在意識層面，她們仍然受著種種歧視與壓

，在感情生活、 生活以及日常社會生活中依然背負著傳統「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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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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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Me Up! Taking Dream as a Symbol: 
Femininity, Empowerment, and Neoliberalism of 

Chinese Female Trainees in the in the Era of 
Postfeminism 

 

Zhong Fangqi * 

ABSTRACT 

The first nurturing idol variety show in China, Creation 101, was 
launched in 2018. The show was labelled as an “Idol Girl Group Competitive 
Reality Show” and quickly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fter its broadcast. 
By employing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method and with 
feminism and neoliberal theories as a basis of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lowing ideology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behind the aforementioned 
program and infers the current feminist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program presents a localized 
femininity with a pursuit of personality, in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modern popular culture. Which means that the Western privileges under 
post-colonialism have failed in China, and that the localized gende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female is beginning to rise. Second, 
the female has a “wrested power” in breaking stereotypes, establishing 
subjectivity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implying that China 
seems to have entered the post-feminist era. Nonetheless,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show are still presented as ‘charming girls,’ resembling sexual objec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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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Pick Me Up! 為 ： 女性時 中 女 之女性性別 質 新 由主義 現 

‧191‧ 

the pleasure of the heterosexual male viewer. Thus, the male hegemony still 
exists, only it has transformed into a form of self-materialization among 
women, continuing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 female. Third and finally, due 
to the rise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today's patriarchy is more fragmented 
than it was before. It has intersected with other forms of power in society and 
still plays an invisible but destructive role contemporarily. 

Keywords: feminism; feminis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eoliberalism; 
reality show 

  


